
留住人才， 需减轻他们的 “后顾之忧”
在采访的间隙 ， 王恩多接到

一个电话。 原来 ， 前段时间有位

眼视光学家送了王恩多两本关于

眼科的书———《眼视光学 》， 她转

赠给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 第

一人民医院里的工作人员正赶来

生化所取书。
“要物尽其用啊 ， 第一人民

医院的眼科很有名 ， 这本书对他

们 来 说 是 非 常 有 用 的 。” 王 恩 多

对记者说。
去年年底 ， 王恩多结束了任

期 5 年 的 上 海 市 政 府 参 事 一 职 。
在 2016 年上海市政府举办的政府

参事座谈会上 ， 她针对 “怎么让

年轻的科研人才成长 ， 上海如何

留 住 优 秀 的 科 研 人 才 ” 的 问 题 ，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王恩多说 ， 科技创新中心的

最 核 心 的 三 要 素 为 :科 技 创 新 人

才、 高水平机构 、 创新成果 。 第

一要素是人才 ， 吸引人才 、 培养

人才、 稳定人才 、 让他们觉得在

上海大有可为 ， 是上海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的关键。
上海由于高水平的研究机构

多、 信息交流通畅 、 国际化程度

高， 对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最高端

人才， 即 “领军人才” 有一定的

吸引力， 针对这部分人上海出台

了 “千人计划” “青年千人计划”
“上海千人计划” 等。

“但是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是要有各类人才协同努力才能完

成 的 。 例 如 上 海 建 了 许 多 平 台 ，
操作这些仪器设备的科技人员还

到不了 ‘千人 ’ 和 ‘青千 ’ 的要

求 ， 他 们 如 何 安 心 于 本 职 工 作 ？
许多本土培养的博士 ， 没有太长

的海外工作经历 ， 尽管他们目前

还在金字塔中间， 达不到 ‘千人’
和 ‘青千 ’ 的要求 ， 但他们也可

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各方面的支

持提升到金字塔尖 ， 这批人如何

在上海扎根 ？ 是上海科创中心的

人才队伍建设要认真考虑的。” 王

恩多说。
因此 ， 王恩多提出建议 ： 近

年， “浦江人才计划 ” 和 “启明

星计划” 等这些项目的经费确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 ， 应该说上海做

得不错， 但是 ， 在这些项目中都

不含 “人员费”， 虽然对年轻科技

人员的科研费有了支持 ， 但是不

能让他们在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
有所改善 ， 希望在各类人才计划

中适当增加 “人员费”。
“我的科研之路离不开老一

代科学家邹承鲁 、 王应睐先生的

培养支持 。 我觉得我应该像他们

对待我一样对待年轻人 ， 尤其是

那些真正热爱科学 、 专心做科研

的人。” 王恩多说。
现 年 73 岁 的 王 恩 多 除 了 担

任 中 科 院 上 海 生 化 细 胞 所 学 术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还 兼 任 科 研 道

德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和 国 家 教 育 部

两 个 重 点 实 验 室 的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 而 她 每 天 的 工 作 却 是 几

十 年 如 一 日 地 钻 研 在 科 研 的 第

一 线 ， 坚 持 着 老 一 代 科 学 家 所

执 着 的 信 念 。
“邹先生能在那样的条件下发

《自然》 杂志， 让我觉得一切科学

研究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设备， 关

键是人。 人的智慧、 人对科学的追

求， 有了这两点， 不管客观条件怎

么艰难， 他都会做得很好。 如果人

不行， 平台再好、 仪器再好， 也是

废铁一堆。” 王恩多说。

“喜欢笑”， 是王恩多给人最深的印象。
1944 年， 王恩多出生在重庆。 在她

6 岁那年，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整， 全家

搬到了济南。 重庆于王恩多， 记忆中只

剩下朝天门码头的缆车。 刚到济南时，
一下火车的黄土飞扬， 反倒让王恩多格

外怀念那个只住了 5 年多的 “山城”。
王恩多小学在济南市省府前街小学

就读。 初上学时， 王恩多一口重庆腔混

杂在济南话里显得格外突兀。 同学们叫

她 “南 方 蛮 子 ” ， 这 让 她 很 不 愉 快 。
“我济南话学得很快， 后来我就一口济

南话了。” 王恩多说。
虽然是班里年纪最小的， 但王恩多

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期末， 老师对她

的评语里有一句是： “个性强”。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个性强’ 是

好词还是坏词， 但是小时候， 我的亲戚

们 都 知 道 老 师 给 了 个 评 语 叫 ‘ 个 性

强’。” 王恩多说。
1961 年， 王恩多毕业于济南一中。

遗憾的是， 她没有如愿进入她所报考的

北京大学。 她的两个高考志愿， 分别是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和北京大学化学系。
那时 ， 高 考 考 生 的 分 数 还 是 保 密

的， 但是王恩多姐姐的一个朋友在山东

省招生委工作， 无意间看到了王恩多的

分数。 当时， 一个比王恩多低 13 分的

学生被清华大学录取。 后来得知， 王恩

多的档案在报送过程中被 压 在 什 么 地

方， 等到北大招生办发现她的档案时，
招生已经结束。 所以， 当时她不得不到

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就读。
这次的 “落榜” 对王恩多的打击是

沉重的。 “经历了这件事， 我的心理承

受力就强了很多， 那时候我才 16 岁多，
今后无论什么打击都不如那次对我的打击

大。” 王恩多说。
而王恩多执着于报考与生物相关的

专业， 和她姨妈吴素萱有密不可分的关

系 。 吴素萱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细胞 学

家， 她曾于 1937 年至 1941 年到美国密

西根大学研究院留学深造， 从事壁虎精

子发生的细胞学研究， 并以优秀成绩获

得博士学位 。 1941 年 ， 吴素萱任教于

西南联合大学。 1949-1954 年在北京大

学生物系任教期间， 吴素萱在紫鸭跖草

等一些植物的细胞学研究中取得了卓有

成效的成就。
1955 年 ,吴素萱受聘到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 ,在研究工作中观

察到植物体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 ,并
通过大量系统的研究 ,对于核穿壁运动

的生理功能提出了独创性的新见解； 不

久 又 发 现 细 胞 核 的 更 新 现 象 ,提 出 了

RNA 反转录成 DNA 的设想。
王恩多读初中时从报纸中读到了姨妈

发现植物体细胞核穿壁运动的现象的新

闻， 尽管王恩多不懂得姨妈的研究， 但觉

得她从事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姨妈是

王恩多年少时代最崇拜的一个人。 在初中

一篇 “我最尊敬的人” 的命题作文里， 王

恩多就写了自己的姨妈。 “小时候， 我觉

得她非常了不起。” 王恩多说。

“个性强”， 少女时代萌生 “科学梦”

心系科研， 在病床上教研究生配试剂

1984 年， DNA 重组技术在我国刚

刚起步。 同年， 王恩多由几位研究员推

荐 申 请 获 得 了 美 国 国 立 卫 生 研 究 院

Fogarty 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学金 ， 到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戴 维 斯 分 校 霍 兰 德

（Holland） 教 授 实 验 室 做 为 期 一 年 的

DNA 重组技术研究 。 她是中国大陆学

者获得该基金资助的第一批学者。
当时 DNA 重组技术还只有书本知

识， 尚无实验经验， 刚到美国时她在研

究上倍感压力。 但是王恩多一向 “不服

输”， 经过三个月的努力， 她的研究结

果就使外国同行大加赞扬了。 基于她的

出色研究 ， 半年后 ， Fogarty 国际基金

会就破例批准给她提供第二年 的 奖 学

金 。 霍兰德教授听说此事后对王 恩 多

说： “Fogarty 国际基金会给你的奖学

金 ， 据我所知是时间最长的 。 你 这 位

40 岁的中国女留学生， 真是了不起！”
1987 年 ， 王恩多从美国回到上海

后， 她开始着手于王应睐交给她的研究

课题———“酶与核酸的相互作用”。
1992 年夏 ， 王恩多正准备去法国

合作研究时， 却突然被查出乳腺癌。
“我一个人拎了包就住院了， 同病

房的人不知道我是住院的还是陪伴家属

住院的。” 谈起这次生病经历， 王恩多

并不觉得这是 “多大事”。
躺 在 病 床 上 时 ， 由 于 实 验 中 用 到

的一种重要试剂过去都是王恩 多 亲 自

配制的 ， 她就把自己的研究生 叫 到 医

院 ， 告诉他们这种试剂应如何配制 。
手术中切除了肿块， 缝了 40 多针。

但是， 开刀一个星期不到， 王恩多就出

院了。
四个月后， 她提着行李从法国巴黎

的机场走出来， 转火车到法国斯特拉斯

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

究所研究员让·甘乐夫 （Jean Gangloff）
的实验室合作研究。 为了不让对方产生

顾虑 ， 王恩多没透露刚动过手 术 的 事

情， 而是仍像平常一样， 照样用放射性

同位素标记的化合物做实验。
“当时见我要出远门， 几个要好的

同事对我说 ， 王恩多你不要命 啦 。 我

说， 医生说我的情况可以出差的。 这次

生病对我唯一影响是， 我以后不太加班

了。 手术后， 工作和身体都要兼顾的。”
王恩多说。

之后， 王恩多辗转美国、 加拿大、
香港等多个实验室从事科研工 作 。 其

中， 和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的合作交流一

直持续了 25 年， 开始是王恩多去合作

交流， 后来是她的研究生去合作交流。
王恩多一般选在寒暑假和春节年假

去国外或地区的实验室交流， “家里人

也理解， 都是事业型的人。” 谈到工作和

生活的平衡问题时， 王恩多说。
继 200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后 ， 2006 年 ， 王恩多还当选为第三世

界科学院院士。 在王恩多看来， 科学就

是齐心协力解决某一个问题。 他国先进

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 对我国的科研

是有促进作用的。
1991 年 以 来 ， 王 恩 多 主 要 以 氨

基 酰-tRNA （转 移 核 糖 核 酸 ） 合 成 酶

和 相 关 tRNA 为 对 象 进 行 酶 与 核 酸 相

互 作 用 方 面 的 研 究 。 在 亮 氨 酰-tRNA
合 成 酶 精 确 识 别 其 底 物 亮 氨 酸 tRNA
和 亮 氨 酸 、 进 而 质 量 控 制 从 信 使 核

糖 核 酸 翻 译 为 蛋 白 质 的 机 理 方 面 做

出 了 系 统 的 重 要 研 究 成 果 ， 在 亮 氨

酰 -tRNA 合 成 酶 的 编 校 功 能 和 编 校

途 径 的 研 究 中 取 得 了 重 要 的 突 破 。
王恩多这么 理 解 自 己 所 从 事 的 工

作： 每个细胞都有蛋白质合成系统。 就

像你做个什么产品， 你都得有原料、 机

器， 最后出来产品。 我们做的就是对蛋

白质合成的原料进行质量控制， 蛋白质

合成的原料必须正确， 到机器上， 才能

生产出正确的产品———蛋白质。 这些正

确的蛋白质维持细胞的正常的活动， 否

则细胞异常， 对人来说就会导致疾病。
“当 然 生 物 体 中 的 蛋 白 质 合 成 系

统要比我说的复杂得多 ， 任何 一 点 错

误 都 可 能 造 成 最 后 合 成 的 蛋 白 质 不

对 。 比方说你神经细胞中有个 蛋 白 质

不对 ， 那就可能产生神经性疾 病 ； 如

果 肌 肉 蛋 白 质 不 对 ， 肌 肉 就 会 有 问

题 。 我们的研究会揭示到底是 什 么 原

因产生疾病 ， 有的时候就是蛋 白 质 合

成的原料的一点小错 。” 王恩多说 。
近 几 年 ， 王 恩 多 团 队 又 开 展 了

tRNA 修饰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不少有

意义的结果 。 她觉得能通过研 究 揭 示

一些原本不清楚的生物学问题 是 很 有

意思的事。

十一月的岳阳路上， 梧桐树叶洋洋洒洒落了一地。 脚步踏
过这些金黄色的树叶时， 还会发出 “窸窸窣窣” 的声音。

岳阳路 320 号 ， 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所在
地。 从 1965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王恩多
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春秋。

早晨八时， 王恩多已经在细胞楼的办公室里忙碌。 有的时
候， 一篇研究生写的论文她要在电脑上来来回回看十几遍。 近

来， 她发觉视力远不如从前， 常常中、 英文交替看才能缓轻一些
视力负担。 她说： “这个实验室研究生出的稿子代表着这个实验
室的水平， 每篇文章我都需要把关， 不能出任何一点差错。”

小学老师的一句 “个性强” 的评语， 让她记忆至今。 渐渐
地， 她开始明白这句幼年时不知褒贬的评语的含义。 无论在之
后的读书时期， 还是在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 她一如既往地保
持着 “个性强” 的特征。

“你要是选择成为一个科学家， 你必须要对科学非常非常
热爱。 年轻的时候， 晚上做梦也在想着白天在实验室里的操作
过程。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解决’， 怀着这样的决心， 才能把
事情做好。 如果碰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那是绝对做不好事
情的。 对科学， 要始终怀揣好奇心和求索精神。” 王恩多说。

2017 年， 王恩多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年度人物 。 早在
2007 年， 她就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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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兴邦英雄谱之五

王恩多：非常热爱，才能成为科学家
本报记者 陈佩珍

1965 年 ， 王恩多本科毕业 。 因一

心想投身于科研， 她考取了中科院上海

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的研究生，
成了我国酶学专家———邹承鲁的学生。

在北京学习期间， 邹承鲁精心挑选

了 一 本 英 文 参 考 书 《 Chemistry of
Living Organism》 （《生物化学》） 让王

恩多阅读。 “这本书既使我学习了以后

将从事的专业知识 ， 又帮我学习 了 英

文， 令人难忘。” 王恩多说。
更值得王恩多铭记的是邹承鲁先生

教她如何做实验记录， 以及尊重原始实

验记录的重要性。 王恩多后来写文章如

是回忆： “总算多年来的工作记录都未

违反先生的教导。”
现在王恩多指导自己的学生做研究

也非常重视实验记录， 传承了邹先生的

教诲。 “可以说， 先生不仅把我引进了

‘门’， 而且指导了我一生的科学研究生

涯。” 她说。
后来， 王恩多在读王应睐先生的研

究生时， 来到北京生物物理所邹承鲁的

实验室工作了三个多月， 邹承鲁实验室

的条件却依旧很 “简陋”。 “用柱层析

去除蛋白质中的盐分时， 我是用计滴法

来收集蛋白质峰的 。 还好 ， 那 根 柱 不

大， 层析时间也不长。 邹先生说用简单

的设备同样可以做出有价值的工作， 这

也是他一贯的信念。 我常常想邹先生就

是 在 这 样 的 条 件 下 还 在 《 Nature》
（《自然》） 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是多么

的不容易啊！” 王恩多感慨。
1966 年 ， “文革 ” 到来 ， 研究生

制度被 “砸烂”， 中科院所有的研究生

被派到农场劳动锻炼。 王恩多则被派到

天津小站部队农场锻炼。 在天津农场一

年半的锻炼结束后， 王恩多跟同届的研

究生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生化所工作。
他们从 “学生” 变成了 “工作人员”。

为了解决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现状，
1975 年 ， 她调到山东大学化学系 ， 做

了两年的老师， 但是科学研究之梦并没

有停止。
在一篇名 为 《我 的 老 师 邹 承 鲁 先

生》 的文章里， 王恩多写道： “有些人

说王恩多是 ‘师恩多多 ’， 的确如此 ，
两位著名科学家给我的 ‘师恩’ 是无法

数清的。”
她所说的另一位恩师正是王应睐，

王应睐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

奠基人。 王应睐先后对营养、 维生素、
血红蛋白、 酶、 物质代谢以及酶与核酸

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 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 在急国家

所急的应用研究方面都作出了杰 出 贡

献。 他成功组织完成了具有生物活力的

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

移核糖核酸两项重大基础性工作， 这在

世界上均尚属首次。
1976 年底 ， 王恩多来中科院上海

生化所出差时遇到了时任中科院上海生

化所所长的王应睐 。 王应睐对王 恩 多

说： “你可以复学， 到我这里来， 做我

的学生。”
王应睐所说的 “复学”， 并不是直

接恢复学业就读， 而是 “重考一次研究

生”。 1978 年， 34 岁的王恩多第二次考

取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研究生，
成了王应睐的学生， 重返科研之路。

“王应睐先生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

的人， 从 1991 年到 2001 年他去世， 十

年时间里我们都在一个研究组里， 几乎

是每天见面。 这位老先生就是一心为科

学事业的， 绝不考虑自己的名和利。 他

80 多岁的时候 ， 有很多人给他报科学

奖， 像何梁何利奖。 当时提名他的科学

家找我为他准备推荐材料。 事后我对他

说 ： 科学家们在推荐你申报 何 梁 何 利

奖， 表彰你在人工合成胰岛素和酵母丙

氨酸工作的贡献。 他很淡然地说： ‘这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得这个奖有什么用

啊？’” 王恩多回忆。
王恩多觉得， 一个人成长道路上遇

到的人 ， 会对人生发展起着 重 要 的 作

用， 老师们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 邹承

鲁先生做学问的严谨和执着， 王应睐先

生与人为善、 顾全大局的品德一直在影

响着她。

“师恩多多”， 老师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王应睐与人为善、 顾全大局的品德一直

影响着王恩多。

我国酶学专家邹承鲁是王恩多研究生时期的第一位导师。

今年 73 岁 的 王 恩

多仍坚持在科研的第一

线， 坚守着老一代科学

家所执着的信念。 （均
采访对象供图）

王恩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系

列讲座上发言。


